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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清华教授颜宁受聘普林斯顿★
清华教授缘何受聘世界一流大学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05月08日  06版）

始于5月3日的一条微博在这个周末持续发酵——世界顶尖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颜宁近日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Shirley M. Tilghman）终身讲席教授。

在清华大学完成本科学习，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的颜宁，为何在任教清华后又受聘普林斯顿？对于“双一流”建设中的清华大学，这又意味着什么？

清华大学：

有助于将中国学术思想、教育理念传播到国际学术舞台

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首先证实了这一消息。该负责人表示，颜宁经本人慎重考虑并与学院和学校仔细沟通，已决定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的职位，将于近期前往就任该教职。他透露，在聘期内，颜宁将在普林斯顿大学继续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也会保持与清华的联系，在符合两校规范的情况下，安排出时间在清华继续从事一定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推动两校和中美两国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高水平创新人才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宝贵资源，也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积极争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清华大学逐渐成为世界一流高校的一分子，该校培养的博士毕业生受聘于海外高水平大学正式教职的情况已日益多见，在职教师被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世界名校聘为长聘或讲席教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位负责人说，这些事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世界一流大学对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国内高校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水平有较高认可，清华大学有一批优秀学者已达到国际一流大学教师的水平，其中的杰出者更是达到了世界名校的讲席教授水准。

以颜宁为代表的青年科学家赴世界顶尖高校任教，将对处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中国高校，产生什么影响？该负责人直言，这是国际高层次人才流动的正常现象。清华对此保持开放、乐观和积极的态度。“近年来，我国大学师资水平不断提升，与国际一流大学师资流动更加频繁，合作日益紧密，像姚期智、施一公等从普林斯顿回到清华，带动了清华相关学科的发展，加强了中美两国科研等领域的合作。颜宁选择再次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我们相信，这有助于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清华的学术风格传播到国际学术舞台，产生更大的影响。”

颜宁：

换一种环境，希望能够在科学上取得新突破

对于颜宁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她告诉记者：“因为过去10年我在清华大学获得了极好的支持。清华有优秀的学生，有给我动力和压力的优秀又友好的同事，有给我全力支持的学校和学院管理部门等等。在这些无与伦比的软硬件支持下，我取得的科研成果甚至超过了自己回清华之初的预期。”

为何离开？颜宁用“居安思危”解释：“我生怕自己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故步自封而不自知。换一种环境，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刺激自己获得灵感，希望能够在科学上取得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清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都是我的母校，能够在这两所让我骄傲的母校任教是我一直以来的理想。我很开心10年前清华大学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两年前普林斯顿大学也同样向我伸出了橄榄枝，让我得以梦想成真。我也会凭着对清华的热爱，尽己所能，促进普林斯顿等国外一流学府与清华的交流合作。这也是我在这个阶段回报母校的一种方式。”

颜宁小传

颜宁，1996至2000年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攻读本科，后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施一公教授，从事细胞凋亡研究，2004年12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2005年获得由《科学》杂志评选的“青年科学家奖（北美地区）”。2007年10月，在普林斯顿完成博士后训练后，受聘清华大学医学院，成为当时清华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在清华大学的10年间，颜宁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手段，致力于与重要疾病相关的跨膜运输蛋白的结构与机理的系统研究，带领其研究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基础科研成果，包括解析了国际上攻坚几十年的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s）高分辨率晶体结构，以及具有重要生理和病理功能的电压门控钠离子和钙离子通道的三维结构，其中葡萄糖转运蛋白结构已经被国际经典的生物化学最新版教材收入。

2009年以来，颜宁作为通讯作者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17篇，培养7名博士生；其研究成果在2009和2012年被《科学》年度十大进展引用；2016年，颜宁被《自然》评为十位“中国科学之星”之一。

颜宁不欠谁一个解释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5月10日  09版）

■张国

一位雇员离开工作了10年的岗位另谋高就，通常没有人大惊小怪。

但生物学家颜宁这样做就引起了争议。这位清华大学教授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将于今年秋季到那里做地位尊崇的冠名讲席教授。对中国来说，这是极为罕见的消息。

颜宁很有可能是多年来第一位被全球顶尖学府挖去做讲席教授的中国大陆教授。一位在中国实现职业起步的科学家，有这样的机遇，是值得祝贺的事情。

此事本不足为奇。世界各高校的教授跳槽极为常见。一位学者从牛津跳到普林斯顿，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但颜宁的消息自普林斯顿传回国内后则褒贬不一。可以看出，一些人对此不太适应。

网上有人批评颜宁忘了自己的博士导师施一公教授的“爱国宣言”，施一公是从普林斯顿辞职回到清华；还有人猜测颜宁是连续两年拿不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而“负气出走”，连她3年前在博客上讲过的申请基金的经历都被挖出当作论据。

负气之说不值一驳。颜宁回国后获得过多项自然科学基金，其他资助经费不胜枚举。无论申请成败，一位学者总有权表达对评审的个人意见。

从长远来看，颜宁不会是唯一被国外名校挖走的大陆教授。我所知的另一位成就斐然的年轻教授，也被一所与普林斯顿水平相当的美国大学许以终身教授职位。

从这些人可以判断，中国顶尖高校拥有的少部分师资，已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准。中美两国顶尖大学的人才落差在缩小。中国一流大学早已提高了门槛，许多地方实施了美国式的终身教职制度。师资在更新换代。

中国正在经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海外人才储备日益发挥作用。大量成熟的或年轻的科学家回国，势头十分明显。

以颜宁为例，她10年前入清华，被聘为正教授。今天，与她履历相似的年轻人很可能要从助理教授做起。

以前，从世界名校取得博士学位直接在国内当正教授的比比皆是。

一定会有更多中国教授被“挖角”，而那才是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征兆。如颜宁所说，当那些从中国大学起步的年轻学者成为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哈佛、耶鲁争聘的人才，我们就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当然必须看到，颜宁这样的人才仍是少数，差距仍然存在。无论如何，世界一流大学到中国挖墙脚，是差距缩小的有力证明。借用一位网民的话来形容，“清华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越来越小了，倒是和网民的距离越来越大了。”

面临“挖墙脚”，清华大学或许已经采取了许多办法挽留颜宁。即使挽留不住也属正常，清华校方解释，该校教师被世界名校聘走的情况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清华这些年也从国外挖来不少教授。远比颜宁更具影响力的杨振宁、姚期智回归清华，就对该校学术地位的提升起了重要作用。

一所大学，一个国家，人的流动都极为重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已证明，人的迁徙将带来活力与繁荣。对“单位”从一而终、“单位”包办一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颜宁无论去往哪里，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与他人无关。

颜宁自己解释说，她生怕自己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故步自封而不自知，希望获得新环境下新压力的刺激。其实，颜宁不欠谁一个解释。她多年前就公开表达过到普林斯顿从教的理想。一个人实现了一个理想，是美好的值得祝福的事情。今天大量中国家庭将子女送到国外，努力追求他们的理想。总不能说这些家庭都在“背叛”国家。

中国大学有今天的局面，得益于邓小平近40年前加大派遣留学生的表态。此后一直实施的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颜宁当年从清华毕业后赴普林斯顿留学，学成回国，如今又出国，是“来去自由”的最好体现。

“来去自由”，真正体现的是开放的大国心态。

在吸引海外人才的过程中，应当引起关切的是那些回国短期内就水土不服而离开的人才。这些人付出巨大机会成本回到中国，却又很快离开，剖析个中缘由，对于优化国内的环境不无裨益。相对来说，颜宁的“出走”并不可怕。她回国已10年，且她的发展超出了她自己的预期。

许多人经常引用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的名言，“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某种程度上，这句话被滥用了，用于“绑架”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前，就辗转多个国家，在瑞士、德国、荷兰的多所大学任教。在每一个国家，这位巨人都在用智慧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

巴斯德此语的背景是普法战争，德国强占了法国领土。德国波恩大学希望授予巴斯德荣誉学位，他在国难中拒绝，表现出了崇高气节。华人科学家也屡有此类举动。40多年前，在美国的华人精英陈省身、杨振宁、何炳棣、田长霖等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的运动。

在平常年月，身处海外的华人精英也以不同方式支持了中国的发展。如李政道提出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使整个物理学界受惠。

遗憾的是，很多人牢牢记住了巴斯德的那句话，却对“科学无国界”视而不见。

中国持续加大了对科学的支持力度并且收到了效果，颜宁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现在，仍在追赶的中国需要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在所有的吸引力当中，国内社会对个体职业选择所展现出的善意，是重要的因素。

我与颜宁素昧平生。对她，我能给的只有祝福。祝福是表达善意的方式。

★教育观点★
矛盾是进步的阵痛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05月09日  13版）

■林建华

一所伟大的学校，从来都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北大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北大人就是这样一群有担当的人。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北大的发展举世瞩目。北大的未来，基于历史的积淀，更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在北大119周年校庆的日子里，我想分享三个观点。

校园也是教育

校园是有生命的，好的校园可以塑造人、教育人，给人以感悟和启迪。置身于一个古老的校园，你可以感受历史，感受到先贤精神的浸润；置身一个时尚现代的校园，你可以感受青春、对话未来。温暖舒适的环境会使你心情愉悦，想倾诉、想倾听；安静淡雅的环境会使你平和淡定，去梦想、去静思。冰冷单调的环境会让人孤独和恐惧；拥挤肮脏的环境会让人烦躁和无助。

我们的校园很美，最近还被评为最美校园。但它实在太拥挤了。燕园有3万学生，加上继续教育、来访和观光者，每天都熙熙攘攘、人满为患。成千的机动车、自行车更是雪上加霜。曾有一则笑话说：北大不再是Peking University，而应该叫Parking University。网上还有一个帖子，用学生站着吃饭的照片，调侃北大食堂的拥挤。北大校园一直处于临界状态，校园小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观念。校园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建设校园，不仅是造房子，还要让她更美，让她成为使人心静下来的地方，成为能够静心漫步、倾吐心声、消解燥气、潜心研读的文化空间。未来的校园规划需要跳出现有的束缚，配合学校的发展战略，统筹配置资源。一方面，非核心的机构将逐步向周边拓展，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益。另一方面，我们要抓住和创造机会，拓展新的校区，改善办学条件，改善师生的生活、学习和成长体验。

我很高兴，后勤部门的观念已经开始转变了，开始把老师和学生的体验放在首位。我们的未名湖变得更美了；二教增加了学生交流和创新创业空间；正在建设中的餐饮中心，即将改造的电教大楼和农园食堂，都将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交流和休闲场所；规划中的地下停车场，在主要区域禁止机动车停放等等，将使我们的校园重回宁静。我们会加倍努力，我也希望大家有足够的耐心。让我们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Peking University。

学者就是大学

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故事。艾森豪威尔将军退役后，曾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在一次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讲演会上，他讲道：在众多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中，您能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学校深以为荣。获奖者在接着的讲演中，对艾森豪威尔说道：尊敬的校长先生，我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您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恐怕没有人考证过这个故事的真伪，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大学是学术机构，学者是大学的基础，只有把学者的创造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才能办好大学。校长不能仅靠命令，要通过理念和价值观，凝聚大家的共识；通过章程和制度，规范大家的行为，这是学术领导的基本方式。

有一个同行，曾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校长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说两件事情最重要：一是聘任最具潜力的学者，营造环境，使他们成长为最好的学者，成为学高身正的老师；二是吸引最具潜力的学生，营造环境，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栋梁，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这话说起来很轻松，但真正做到却是非常难的。十几年前，还是在担任常务副校长的时候，听说在美国任教的一位青年学者回国探亲，我就与时任的化学院院长一起，来到沂蒙山区他的老家，看望并真诚地邀请他到北大工作。后来，这位学者回到了北大，学术做的非常好，他就是现任的化学院的院长高毅勤教授。办大学要靠学者。学者的水准就是大学的水准；学者的精神就是大学的精神，学者的人格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品行素养。选对人是很重要的，这要用心、用脑、用情。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有近者悦，才能远者来。一个单位的学术视野、环境氛围和政治生态，都会影响学者的发展和前途。环境不好，再好的学术苗子，也会凋零、也会长歪。人们常讲，领导就是环境。校长虽然只是一个雇员，但却是学校的关键雇员。院系的领导也一样。我们有责任提供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大家无后顾之忧；有责任营造宽松自由、团结和谐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大家潜心学问、专心教学；有责任关心、爱护和指导青年学者，使他们更好、更快地成长；有责任建设好的跨学科生态，激励大家超越局限、超越自己，开辟新领域、挑战新前沿。还有责任建章立制、严格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的校风学风。

每当与一些青年学者谈起学校，尽管大家对一些方面不满意，但对北大的学术环境都是非常认可的。还有一些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去年，北大有两位教师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有一位当选为美国工程院的院士，还有一位当选了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身通讯院士，另外，还有一批教师获得了重要的国际学术奖项。在过去三届的院士评选中，北大一共有18位教师当选了两院院士，这在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

学术成就未来

我们处在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创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大局，是我们最大的政治责任，也是北大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我们应当坚定方向，凝心聚力，把北大建设好，使北大真正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

学科布局定义了大学。一所卓越的大学一定要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始终处于学术发展的最前沿。“择优扶重”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过度沉湎于已有的基础，不思进取，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过去的基础，已远离学科前沿，过去的投入，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以交叉学科为重点是北大一直坚持的学科建设方针，目的就是鼓励大家着眼前瞻布局，开展最前沿的学术研究。事实上，在科学与技术快速转化和融合的今天，只有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中国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北大才能真正引领未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讲：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当时刻牢记，人才培养是我们的核心使命。北大的教育一定要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的人才需求。我们不应当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应当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勇敢地拥抱新技术、新世界的挑战。我们要充分发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改革机制和培养模式，调动起院系和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激发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教育真正成为师生共同探索未来的非凡体验，使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能够引领未来的人。

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术界的具体体现。我们应当从弘扬学术精神入手，塑造良好的校风学风。邓小南老师讲的一段话，发人深省，她说：“我们的学术应当是有思想的学术，我们的思想应当是有学术的思想。”坚持这样的学术追求，北大就能够产生更多的“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就能够把学生培养成为“引领未来的人”，就能够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坚持这样的学术追求，我们就能够用读书人的孜孜不倦坚守学术良知；用纯洁的学术追求抵御功利与浮躁；用昂然的学术气节荡涤低俗的逢迎与媚俗；用学者的言传身教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重塑大学的公信力！我们应当牢记：只有学术贡献才会成就北大的未来，只有弘扬学术精神才能筑牢北大未来发展的根基，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塑造新一代的北大人，北大是一块学术圣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应共同努力，守护好这个圣洁的学术殿堂。

在校史馆的大厅里，记载了李大钊先生在北大建校25周年时讲过的一段话，他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这是前辈的教诲，是北大的使命，也是北大的未来。

中央已经做出了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国家和社会公众对北大寄予厚望，我们应当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团结一心，锐意改革，努力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

过去几十年，北大的发展很快、成绩很大，我们都应当为以往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问题和不足，看到存在矛盾和困难。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上的松、软、散，致使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封闭僵化、小集团利益滋生蔓延，这伤害了学校的文化氛围和政治生态，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有问题、有矛盾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面对！如果我们用乐观和发展的观点看待这些矛盾，矛盾就是变革的愿望和要求，若革故鼎新，解决了矛盾，学校就前进了一步。如果用悲观和静止的观点看待矛盾，矛盾就是对变化的恐惧和回避，若因循守旧，矛盾反而会积累、激化，学校就会停滞甚至倒退。鲁迅先生曾讲：“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上的冠冕话。”鲁迅先生的这番话，虽然过了许多年，依然还是那么深刻和耐人寻味。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存在多大的矛盾，都只不过是前进路上的阵痛而已，北大总会往前走。北大永远要做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先行者，北大人永远要做伟大学校的创造者、守护者。我想，这就是北大，这就是北大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建校119周年“双一流”建设推进会上的讲话，略有删节）


